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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觀音菩薩的安排罷！ 
二○○六年八月二日至五日，杭州師範學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舉辦

了「弘一大師繪畫欣賞交流會」，台北弘一大師紀念學會特地邀約十三位對書畫

及佛教藝術有研究的人士參加這次會議，這些人來自台灣北中南各地，年齡主要

集中在五年級上下。由於緣起於大師的藝術成就，加上難得的千里路程，遂而展

開了一段尋訪大師足跡的十日朝聖之旅。本會在江朝陽理事的帶領下，戲稱普陀

山青年進香團的我們，快樂地揚帆由杭州、紹興、上虞、寧波、普陀山、平湖至

上海！ 
行程中，因安排了白馬湖的晚晴山房，所以學會準備了本會創辦人陳慧劍老師的

《弘一大師新傳》與陳星教授多年以前的著作《白馬湖畔話弘一》與大夥結緣，

希望有助於對大師德行風範的深刻了解。同時也是因為要減少坐飛機與在香港等

轉機的無聊和煩悶。 
交流欣賞會是八月三日，由該中心主任陳星教授主持，早上看畫，午餐後參觀中

心，下午心得研討。因大會邀約了大師的俗家孫女李莉娟、汶娟居士、豐子愷先

生的女兒豐一吟老師、劉質平先生長子劉雪陽老師、大師在俗好友楊白民的後人

等共襄盛舉；還有杭州師範學院丁副院長、天津李叔同弘一大師研究會副秘書長

劉小兵、上海博物館鑑賞專家鍾銀蘭、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戴嘉枋、浙江大學美學

教授沈語冰、北京中華書局祝安順編輯以及許許多多的傑出人士等與會，頗有蘭

亭雅集，群賢畢至，少長咸集之勝！ 
畫卷展開了。一尊尊的羅漢、觀音躍然紙上！ 
唉！擠在眾家之間，真恨不得自己是隻仙鶴。 
太長了，十二、三米的羅漢長卷，一卷又一卷，或坐或立，靜躁不同，大眾因福

報有限，只觀賞了每一卷的局部。觀音則不然！單尊的大幅直立、橫卷坐姿的則

幽然靜默，我因站得太累，也靜默了，但卻有幾尊觀音的神色，一直勾起我憶及

大師留日時期的木炭畫「少女」（1906），那種淡淡地、似有若無的憂傷啊！這些

作品的落款書風，大多是大師好友葉聖陶所形容的「蠶寶寶」一類，內容也多為

華嚴經偈，名款則是簡單的干支、大師所在地和法號，而無如大師寫經或長聯的

跋文。我想，有些可能是藏在沒看到的那一邊的局部罷！ 
還有長卷的墨荷，酷似八大；淨潔高致、幾無敗筆的長卷山水（28×1390cm），

猶如清初四王；以及冊頁朱竹九十九幅，據考證那是大師為迴向劉質平亡母早登

極樂之作。我因太累，瞇得像加菲貓的眼睛，只讓我差不多看了九張。 



畫是一件件收、看、收、看的，壓軸的是巨幅文殊菩薩說法圖（362×241cm，朱

色、工中帶寫的白描）。大家「哇！」的一聲，感佩驚嘆！不知大師是在什麼樣

的因緣之下，發此大願，寫此大佛，因為畫的上段落款處，仍是經偈。 
午間，我臨時參加了另一場國際周公學術研討會，趕回會場時，遲到了。午後的

心得交流，我一邊聆聽專家的意見，一邊不自覺地醉了茶，煙霧濛濛！麥克風已

經傳了大半圈了，忽然好似一根金剛杵飛來面前，讓我不知所云。雖然我對大師

的所知太少，其出家後的畫作，所見更少，但能與這些不同風格的畫作相逢，自

有各式各樣的因緣作用起來。因為是非學術性的會議，又是初次見到這批畫作，

大家憑著早上的印象，各抒己見後，就隨緣化空了！有興趣的朋友，可從陳星教

授二○○六年一月出版的《弘一大師繪畫研究》書中，見出真章。我想，大師之

所以成為大師，是因他決心脫胎換骨，是因他的凡事認真、以戒為師，而非從天

而降，完美無缺。研究是一件苦事，面對這一大批作品，佛陀或許在靈山拈花微

笑罷，但我們誠摯地向研究者、收藏者、鑑定專家們祝福！期許他們將近百年來

的弘一大師研究，清晰地建構起來。然對我而言，倓虛大師《影塵回憶錄》中的

弘一身影，就足以受用、真實了。 
八月四日，大會安排參訪天台國清寺及新昌大佛寺，朝禮了隋朝智者大師的天台

宗風，以及南朝僧祐督造的江南第一大佛。據聞智者大師圓寂時面佛而臥，本團

深研石窟藝術及教史、教法的「觀音」與「文殊」，就地模擬了當時的境況，專

精之中帶著童子的清氣。早上「文殊」觀了天象，預估下午兩點多會下雨，果不

其然，新昌遇大雨，洗心見大佛。 
八月五日，早上八點離會。接著就是飽讀詩書的導遊小何與我們一行七日的參訪

之旅了。我們到了庋藏封壁大師出家前用印的西泠印社，大師斷食、剃度出家的

虎跑寺，受具足戒的靈隱寺，還有飛來峰、雷峰塔等地，努力的走了一圈，途中

竟在印社又遇到了莉娟、汶娟，讓人親切地覺得是大師的德行之光聯繫著我們。 
虎跑寺中的大師舍利塔非常幽靜，大家三拜！繞塔三匝，深呼吸之後，就靜靜離

去，到了階梯下方的大師紀念館。突然間，我想到了程凱醫師交代我找尋「舍利

塔伯伯」的事，於是趕緊回頭，再次來到舍利塔，只見風竹搖曳，悄然無聲。問

了茶坊的人，也大都不清楚，程醫師！您可能見到了天人或寒 
山、拾得吧？ 
八月六日，精彩緊湊的一天。首先參訪了紹興戒珠寺。戒珠寺原本是東晉王羲之

的故居，後因書聖捨宅為寺，才造就了這一清幽的聖地。一九三一年的時候，大

師曾在這裡對來訪的舊友蔡冠洛與門生李鴻梁自述其身世及出家後的修持境

界。戒珠寺有一種江南人文的靜謐之美，這裡早上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別人。用

過十點半的午餐後，繼續往上虞法界寺、白馬湖晚晴山房走。這兩個非觀光景點

可真為難了地陪小蔡，因為據他查閱資料的結果，法界寺已成廢墟，晚晴山房在

春暉中學內，假日不開放，而他也從沒去過。 
「就算廢墟也要去，因為護法還在！」這是一位無緣同行的藍色的師兄的建議。

真是怪吧！因為他說得很真誠。車子開在田間小路上，彎了又彎，小蔡問了又問，



卻見半完成的寶殿矗立眼前。廟中的僧人正在做法事，殿中的佛像才剛木雕榫接

好，別有一番質樸的莊嚴。我們對照了帶來的影印資料，那是上虞弘一大師研究

會提供的畫稿，才知道這裡是當初法界寺的後殿位置，畫稿中後殿的一棵孤松依

然挺立，江先生快門一按，說了一聲：「松樹還在！」，大家興奮不已。來是對的！

弘一大師曾先後來法界寺三次，極具意義的一次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大師

於此發願專學南山律，熟讀窮研南山疏鈔及靈芝記，受到寺主然慶老和尚的敬

重。我們隨喜寺方，希望寺院與弘一大師「以戒為師」的精神同時弘揚起來。 
晚晴山房到了！是還在回天津路上的莉娟幫忙打的電話，請人去開門。感謝莉娟

姊姊！她是一位心地純淨的菩薩，上月二十三日聽完了她在台北慧炬印光祖師堂

的演講後，我暗自意會，難怪她能生為大師的孫女，因為她不諂曲、不造作。 
晚晴山房是一九二八年冬，由經亨頤、周承德、夏丏尊、穆藕初、朱酥典、劉質

平、豐子愷等七人共同為大師募款築居的住處，一九二九年夏落成。因大師喜愛

李商隱「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句，取名「晚晴山房」。大師在這一年的秋

天來此住過。那是一棟拾級而上的三連間平房，簷下的走廊可以憑欄相望白馬

湖，極富詩意。現在的山房雖是九○年代重建的，仍不失大師平淡天真的意味，

我們在裡邊小小聲的走著，欣賞牆上的相關介紹，一邊想著不知大師當年的屋內

是怎樣的布置啊？大家現場推敲了起來。中間自然是佛堂了，靠西邊的一間，我

會當寢室，東邊的就讀經寫字好了。ㄛ！這裡的山蚊很狠，止住了我的前念，換

新念：大師「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那山蚊呢？哇！來勢洶洶，我想不下

去了，趕緊到隔壁的豐子愷「小楊柳屋」轉轉。 
揮別了晚晴山房，我的思緒還盪在湖邊的楊柳、小船上，覺得水、船、橋是多麼

重要啊！水能滋養萬物，活絡生機；船能來回運載一些故事、貨物、傳說；橋則

能讓人居高臨下，冷靜地看清瞎忙的船。下一站寧波。地陪小姜上車來了，好有

個性的寧波酷妹呀！先到市區的七塔寺。七塔寺始建於唐大中十二年（公元

858），與延慶寺、阿育王寺、天童寺合稱禪宗四大叢林。清康熙時，於寺前建七

浮圖，遂稱七塔寺。弘一大師一九二五年擬往安徽九華山，因江浙開戰，臨時掛

搭七塔寺雲水堂數日，後即為夏丏尊邀往晚晴山房小住了。七塔寺中的西方三

聖，金色立像，高大莊嚴，約四米多，與國清寺同一樣式，阿彌陀佛一手持蓮臺，

一手過膝展手，作接引狀，祂的手好實、好厚、好胖！兩邊的觀音與勢至，頭戴

寶冠，各執楊柳、寶瓶與如意，我仰著臉望著祂們，三個都有點胖，有點微笑耶！ 
時候不早了，車子飛快地趕往天童寺。弘一大師沒到過天童，是我們自己想去的。

天童寺有「東南佛國」的美稱，創建於西晉永康元年（公元 300），歷代高僧輩

出，是明代天下禪宗五山之第二山，清代禪宗四大叢林：鎮江金仙寺、揚州高旻

寺、常州天寧寺之列，也是日本曹洞宗的祖庭。到寺的時候，天王殿門已關，但

邊門還可進去。巍峨的大殿，廣闊的中庭，刻滿名家書法的橫匾、楹聯，之前的

戒壇現是平日不開放的法堂，直徑 2.36 米的千僧大鍋，還有不小心穿過的僧寮

等，這時的僧人應該結束晚課一段時間了，但不知是否過午不食，他們有的散步，

有的望雲，順手垂下的衣袖，好一派輕鬆自在，足讓我們領略了禪家宗風的不拘



一格。 
（待續） 
轉載自《弘裔雜誌》74 期 
 
 
 


